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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推理师!嬗变

呼延云

! ! ! ! ! ! ! ! ! ! ! ! ! ! !"案情分析

第二天，刘思缈没有到行为科学小组报
到，反而应杜建平的邀请，以首席犯罪现场勘
查专家的身份，加入了为侦办此次大案特别
成立的专案组。九点半，专案组第一次会议准
时在会议室里召开。第一个商讨的问题是受
害人的身份。受害人被发现时是赤裸的，没有
任何衣物或证件，被送进医院急救后，虽然暂
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处于持续的昏迷状
态———就算是清醒了也没有多少意义，她的
嘴里被灌进大量的硫酸，已经丧失了语言能
力，而双手的指骨也被全部掰断，无法执笔或
者敲击键盘，想让她自己表达出警方需要的
信息，是一个想想都头疼的问题。唯一可以很
快确定的是年龄，医院根据她的颈部皮纹状
态，推断是在 !"岁上下。

林凤冲皱起眉头：“#""" 多万人口的城
市，流动性又这么强，想确认一个身份，真有
点大海捞针。”刘思缈仔细端详过受害人的照
片之后，突然问：“医院的检验报告上说，她的
后脑多次受过打击或撞击，那么现场有没有
呕吐物？”林凤冲点了点头。“呕吐物里都有些
什么？”刘思缈问。问得林凤冲一愣：“这个
……不知道。”“立刻查！”杜建平说。
鉴识科那边很快把结果传过来，呕吐物

中除了没有消化干净的各种肉麋、果粒外，还
有几颗非常细小的灰色沙砾……
“各分局近两天有没有收到过大学女生

失踪的报警？如果有，马上把失踪女生的照片
传过来。”刘思缈果断地说。不到十分钟的时
间，分局传真过来的一张照片与受害人吻合：
陈丹，今年 !$岁，华文大学英语系三年级学
生，两天没有回过宿舍了，虽然以前她也经常
深更半夜才返校，但很少夜不归宿。会议室里
的所有人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刘思缈。“乖乖
……”林凤冲嘀咕道。当时跟林香茗一起赶到
现场的刑警中，就有林凤冲。他虎背熊腰，唇
上两撇小胡子，显得机警而干练，是杜建平的
爱将，现场鉴识的初步报告就由他来做。

“现场位于‘莱特小镇’的联排别墅建筑
工地上，由于建设资金不到位，这里实际上
已经停工半年多。驻守在工地的有一些农民
工，还有几个保安，领头的叫潘大海。出事
前，据他们说没有听到任何异常动静。”林凤
冲说，“案发现场位于 !%号别墅的地下室。
该别墅紧临工地一段倒塌的西墙，附近没有发
现汽车的轮胎痕迹，但有大量的、混乱的足迹，
多系农民工来往造成，无法准确辨析哪些是罪
犯留下的。别墅地下室有南北两个出口，我们
是从通向客厅的北出口进入的，南出口通向该
别墅的后花园。到达现场后，由于警力不足、考
虑不周，我们没有同时封锁南出口。”
林凤冲用幻灯展示了现场的图片：“到达

现场后，受害人处于昏迷状态，右乳遭到切
割，但在现场没有找到，怀疑被罪犯带走。受
害人身上有多处创伤，我们起初怀疑是遭到
殴打导致，但是后来发现创伤分布面积均匀，
而且创伤程度比较一致，最后分析，很可能是
受害人被关闭在位于地下室西墙的一个未完
工的毛坯密室里自我挣扎造成的。那个密室
呈卧倒的长方形，一个人蜷缩着可以躺倒在
里面。后来我们在里面确实提取到了受害人
的血液和皮肤残留物。”
“这些亮晶晶的是什么东西？”刘思缈指

着照片问，“是玻璃吗？”“是。”林凤冲做了肯
定的回答，“毛坯地面上，散布着不少碎玻璃
茬，系罪犯打破地下室的玻璃门所致，根据罪
犯走动时，粘在罪犯鞋底的玻璃茬在地面的
分布轨迹，可以初步断定，罪犯将被害人从密
室中拖出后，在她身体的右侧实施了犯罪。”
“在地下室是否提取到罪犯的足迹？”刘

思缈问。林凤冲摇摇头：“我们怀疑罪犯是用
多层塑料袋套在鞋上后，才在现场活动的。罪
犯极其狡猾，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毛发等
物证———除了那个火柴盒。”
突然，正对着会议室门而坐的杜建平猛地

站起身：“蕾主任驾到，有失远迎。”在场的所有
人顺着他的目光向门口看去，除了刘思缈，不
约而同地全站了起来。红润的圆脸蛋上有一双
秀美的眼睛，目光如湖水一般沉静，嘴角的微
笑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矜持，如果说刘思缈美得
冷艳，那么正从容不迫地走进会议室的这个姑
娘，美得很优雅。蕾蓉，市法医鉴定中心副主
任，国内法医学界天后级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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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落榜，张遇冬先生还是作了努力，让
女儿去家后面一条西式弄堂的“私塾”补习。
那是一位姓叶的先生开设在家里的私人教育
机构，这位叶先生很有学问，不过遗憾的是，
这位叶先生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收下张洵
澎这个女学生。真是天意如此，漂亮聪明的张
洵澎，注定是昆曲的女儿。若干年以后，张洵
澎在台上光彩四射的时候，叶先生一
定后悔当年没有收下这位女弟子。
三次落榜，在常人眼里，张洵澎大

概要算个“差等生”了。也许会有人要
感慨：这么一个长得漂亮、人又机灵的
女孩子，怎么考试就是不行？不过张洵
澎自己明白“为什么不行”，因为她的
心早就给了戏曲、给了舞台。

张洵澎想唱戏，这个愿望虽然并
没有明确地当着父母的面说出来，但
却牢牢地印在自己的心里。就为了她
的演出梦，解放初，才十来岁的张洵澎
就由外公钟夏生老先生带着，专门去
考过“昆仑”电影制片厂。那时“昆仑”
电影制片厂对外招收学员，培养新生
力量。张洵澎记得很清楚，当时就在淮
海路靠近瑞金路的一幢洋楼上（后来
的上海电影局机关的所在）。可是工作人员并
不理会一老一少的渴望心情，公事公办地对
她外公说：“这个小妹妹太小了，年龄还没有
到。”外公固执地说：“就让她试试吧。”工作人
员仔细看了后，依旧婉拒了他们，说：“小妹妹
长得倒是蛮漂亮的，但实在年纪太小，我们要
招的是高中生。”要知道，当时张洵澎还在念
小学四年级，年龄与要求相差实在太远，即使
工作人员爱才惜才，愿意开个“方便之门”，也
是无能为力啊。
面对这个爱戏如痴的外孙女，钟夏生老

先生没有因为“昆仑”公司的婉拒而放弃，他
想，既然张洵澎喜欢唱戏，那就去陶行知艺术
学校考考看，钟夏生老先生再一次陪着宝贝
的外孙女前去报名应考。到了那儿，第一项考
试科目是弹钢琴。虽然张洵澎从来没有学过
钢琴，却也难不住“天赋好、胆子大”的她。只
见她有模有样地坐了上去，双手一搭———学
着电影里看来的样子，居然弹得有模有样。虽
然这是张洵澎第一次摸钢琴，但艺术的本质

其实是相通的，平时戏唱得多了，张洵澎的乐
感极好，虽然是兴之所至地胡按乱弹，倒也有
点“腔调”———俗话说，像不像，三分样嘛。

梨园行也有一句俗话，就是上了台以后，
一旦忘了台词或者唱词，千万不能慌，“宁可
瞎唱，不要不唱”。可是，至今张洵澎也不能解
释，为什么她那么小的时候，而且并没有人跟
她讲过“宁可瞎唱，不要不唱”的诀窍，她就自

然地熟练运用了。只能说，张洵澎小
的时候就有这种艺术的天赋存在。

遗憾的是，这了不起的表现并
没有赢得考官的青睐，他们还是说
她太小，说，他们要招初中毕业生；
而张洵澎那年才四年级。

如此算来，张洵澎就是解放初
期的“范进先生”，屡试不中：先后
考了六个学校，两个艺术类的，因
为年纪太小而被拒；四个基础教育
类的学校，实在是因为基础课不
行，而一再落榜。年幼的张洵澎没
有衣食之忧，所以她对考得取考不
取学校好像并不在乎；可是，身为
知识分子的张遇冬先生可烦心了，
女儿是不能不上学的。

不知是天意，还是机缘巧合，
张遇冬先生偶然看到“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
演员训练班”的招生信息，这时，他才开始正
式考虑为女儿去报考训练班学戏的决定。父
亲张遇冬先生和母亲钟福梅认为，这是人民
政府办的学校，和旧社会的戏班不一样，把女
儿交给国家，是最放心不过的了。再说，爸爸
是周信芳的戏迷，周信芳正是华东戏曲研究
院的院长；妈妈呢，恰恰是袁雪芬的拥趸，袁
雪芬正是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副院长。张遇冬
先生知道昆曲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决定
为女儿报考，同时也成全了女儿爱戏的心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昆曲的发展、传承，

经过了六百年的坎坷，虽经多次摧残，几度濒
临枯萎，却又再度重发枝叶，枯而不竭。昆曲
如同一幕永不谢幕的长剧，一次次的场景变
换，一年年的人物更迭，转眼就是六百年。兴
“昆”关键是树人：要培养创作的人才、演出的
人才，还要培养喜爱昆曲、懂得昆曲的观众。
昆曲辉煌的历史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剧作家、
艺术家特别是许多天才人物创造出来的。


